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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一城的老婆倒是个有志气的
女人。门里宣布开革的第二天，她
就带着儿子离开了五脉，从此再无
音讯。但经过这一次打击，四脉气
象大不如前，后来又赶上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更加衰微。一直到建
国以后，在总理的关怀下，这四脉
才重新改组成中华鉴古研究学会，
获得新生。”

听黄克武讲完以后，我惊愕得
说不出话来。

勾结日本人什么的且不说，盗
卖则天明堂的玉佛头？那还了得？

则天明堂，那在中国建筑史上
属于空前绝后的杰作——可惜建成
以后没两年，就失火烧没了，不然
留到现在，绝对是和故宫、乾陵、
长城并称古代奇观。武则天对明堂
如此重视，里面供奉着的东西，自然
也是海内少有的奇珍异宝。我爷爷许
一城居然盗卖明堂里的玉佛头，那真
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

“ 你 现 在 明 白
了？当初许家做下
那等无耻之事，还
牵连了其他四脉，
五 脉 根 基 几乎为之
不保。你若想重回五
脉，就先把你爷爷的
罪孽清算清楚！”

刘局估计是看
出我的尴尬，轻轻
拍了拍桌子：“黄
老您别激动。许一
城做错了事，那是
他的问题。小许与
许 一 城 虽 是 爷 孙 ，
可一城死的时候，他还没出生呢。”

黄克武冷哼一声：“照你这么
说，我们就该当没事人一样，跟这
个许一城的孙子勾肩搭背称兄道
弟？荒唐！”

刘局见黄克武说得决绝，赔笑
道：“依您老的意思，小许该怎么
样才能重回五脉？”黄克武略作思
忖，开口说道：“若想让许家重归
五脉，也简单。他爷爷不是把那个
玉佛头卖出去了吗？他若是能给弄
回来，我黄家亲自给他抬进五脉！”

“小子，你能做到吗？”黄克
武问。

重返五脉这事，我从来没想
过，也不知道回归有什么好处。我
许家是讲尊严的，既然被人开革出
门，那么也没必要硬拿热脸去贴冷
屁股。我铁了心要走，谁也劝不
住。最近这一连串事件太让人不自
在了，凭什么啊！

泥人还有个土性，耗子逼急了
还咬人呢。我转身要走，刘局原本
慢悠悠地啜着酒，这时微微一笑，
淡淡说了句：“你就不想替你爷爷
许一城平反？”

玉佛头中隐藏的谜团
我狐疑地转过脸去，看着刘

局。桌子上的其他四位老人，也都
齐齐望过去，表情各异，院子里一
片寂静。

什么？平反？
平反这个词儿对我来说，太熟

悉了。我爹妈在反右期间被打成右
派，“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
在“文革”中双双自尽。头几年我
一直忙于写申诉材料，替他们平反
摘帽子。所以一听到这个词，我心
里一激灵。

我停下脚步，回头看向刘局：
“您是说，我爷爷许一城的案子，另
有隐情？”

刘局从容道：“也许有，也许
没有，我不知道，得靠你自己好好
把握机会。你往下挖，说不定能挖
出些不一样的东西；你不挖，这汉
奸的帽子你爷爷就得一直戴着。”

刘局不愧是领导干部，说起
话来云山雾罩，却
隐隐约约地抓住了
我的软肋。

这个软肋，就
是我们许家的名誉。
我爷爷许一城若是个
货真价实的汉奸，也
就罢了；倘若其中藏
有什么隐情，我这做
孙子的绝不会坐视不
理，一定会彻查到
底，给他平反昭雪。

我 回 到 餐 桌
前，双手撑住桌面：

“五脉我们许家回不
回来，无所谓。不过许一城这件事
我得问清楚。刘局，您说的好好把
握机会，是什么意思？”

刘局看了眼黄克武，徐徐道：
“黄老爷子刚才的故事里，已经把这
个机会藏在里头了。能不能发现，
就看你自己。”

黄克武看起来也不太喜欢刘局
这么说话，他的卧蚕眉一耸，开口
道：“许一城当年的事确实疑点不
少，但那都是些细枝末节，他勾结
日本人盗卖国宝，大节有亏，可是
逃不掉的。”

黄克武既然都这么说了，等于
间接承认了刘局的话——刚才的故
事里，确实藏有玄机。

我仔细回想黄克武刚才讲的故
事，想了好久，都想不出来。黄克
武身后那个叫黄烟烟的姑娘瞥了我
一眼，眼神冷漠，说不上是嘲笑还
是鄙视。

药不然想提示我什么，拿指
头敲了敲自己的头，然后赶紧把
手 放 下 。 看 到 他 的 动
作 ， 我 一 拍 大 腿 ， 猛 然
醒悟过来。 18

秋棠此时真正寒心。
她眼睛里没有了往日的暖意，站

起身来，用最平静无波的声音对浦诚
忠说：“我看我们没有必要再谈下去
了，就各自去找律师吧。”

说完转身离去。

浦诚忠坐在那里半天没有动
弹。秋棠临去的眼神让他心惊，即使
在他告诉她自己有外遇，和别的女人
在外面有了孩子的时候，她的眼里有
伤心有怨恨却依然有份情意。

而刚才那一眼，竟是波澜不惊，
如同看一个陌生人。

屋子里空荡荡的寂静无声，浦诚
忠再也坐不住，抄起钥匙，跳上车往
叶霓家里开去。

秋棠回到楼上卧室，呆呆地坐了
一会儿，听到车库门响，知道浦诚忠
大概去找叶霓商量去了。

她拿起电话打给晓华，把两个
人的谈话内容告诉
晓华，说着说着忍不
住落下泪来：“你说
他怎么会变成这个
样子？”

晓 华 附 和 ：
“对，我上次回家就
是不认识他的感觉，
那么你现在决定找
律师了？”

秋棠回答：“看
现在的情形不找不
行了。原来以为我
们两个人好说好商
量，用不着花那一大
笔律师费，他不领情不说，那个样子
简直像是我在无理取闹打劫他。”

说着，忍不住又叹了口气。
晓华劝道：“我会帮你找律师，你

只管养病，这事就不用操心了。”

那边浦诚忠来到叶霓的住处，
叶霓正在上网，看到他来连忙起身
问道：“这么晚怎么突然过来了？”打
量着浦诚忠又问道：“你怎么愁眉苦
脸的？”

浦 诚 忠 叹 口 气 ，拉 长 了 声 音
说：“告诉你个好消息，秋棠答应离
婚了。”

叶霓因为早已知道，并没有表现
出什么异样，只是“噢”了一声。

浦诚忠奇道：“这不是你盼望已
久的事吗？怎么不见你高兴？”

叶霓瞪他一眼：“早晚的事，早就
该来了，有什么好高兴的，她大概会
跟你提一堆条件吧？”

浦诚忠叹气：“是啊，她要分财
产，还要我付赡养费。如果不付她赡
养费，房子卖了之后钱都要带走。”

叶霓一听抬高声音说：“那怎
么行？房子卖了我们住哪儿？她自
己有工作有收入要什么赡养费，岂
有此理。”

“你到底打算怎么办？”叶霓问。

浦诚忠说：“晓华算的，应该不会
瞎搞，我明天找律师问问。”

叶霓撇嘴：“她还能不向着她妈
吗?不过律师费是不是很贵啊？”

浦诚忠心里烦躁，起身来到卧室
想，他看着晓麟睡着了的样子，心里
略觉踏实了些，为了这个儿子，也许
一切都值了。

浦诚忠查出本地离婚律师事
务所的电话，打了几个电话，都说要
面谈，于是约了第二天和一位律师
见面。

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声响起。
他拿起电话说了声“Hello”之

后，话筒里传来清脆的声音：“我是
晓华。”

浦诚忠早已注意到，自从晓华
知道他有外遇、和他谈话不果之后，
再也没有叫过他爸爸。这次，依旧
没有。

浦诚忠又一次意识到女儿不再
叫自己爸爸了，眼圈
忍不住红了。

他尽量用平静
的声音问道：“是晓
华啊，今天上午没有
课吗？怎么想起来
给爸爸打电话了？”

晓华说：“我今
天 上 午 只 有 两 节
课。昨晚妈妈和我
通 电 话 了 ，说 了 你
们 之 间 的 事 儿 ，我
想 跟 你 聊 聊 ，你 现
在方便吗？”

浦 诚 忠 连 忙
说：“方便，方便，你说吧。”

晓华接着说道：“我妈说你认为
我给你们算的离婚账不合理，你可能
不了解美国的离婚法，你上网查查就
知道了，在美国各地离婚大致都是这
样的情形，在这件事上我没有偏袒
谁，就是根据我们州的离婚法算出来
的，你和律师谈过之后就会很清楚。”

“我妈不希望你们找律师，一方
面她觉得你们两人能做到好说好商
量，不过她显然高估了你；另一方面
她也是想替你省点钱。如果找律师，
不上庭还好，上庭的话你们各自不花
个一两万是办不下来的。我妈只要
找了律师，律师为了帮她争取最大权
益，肯定要把你当做过错方来提诉，
而这显然是轻而易举的事，再把我妈
失业、住院当做受你和那个姓叶的女
人精神虐待的证据，法官一定会惩罚
性地把家中财产都判给我妈，赡养费
照最高标准给付，包括你的养老金都
有我妈一份。”

说着说着晓华的声音就提高
了：“我妈现在只是要财产，不要你
的赡养费，对于你来说是占了大便
宜了，这样做离婚文件也简单，你们
到市政府拿来文件签上字
就可以了，又省了律师费，
你何乐而不为？” 18

连连 载载

小小说

老别是书记，却没人叫他书
记，见了老别，顺口就来：老别，吃
过了？老别大嘴一咧，拿筷子敲一
下碗边，说，废话，没见咱刚从食堂
出来？

下级和老百姓叫老别是正儿
八经叫，规规矩矩叫，同僚朋友叫
老别，把声调做了特殊处理，把老
别叫成了老鳖。起初，老别专门在
机关会议上做过纠正，他说，瞧瞧
咱乡政府人员的素质，四声不分，
咋把别字读成平声呢？老别的话，
大家左耳进、右耳出，照样把老别
叫成老鳖，弄得老别没半点脾气，
脚一跺，说，叫就叫吧，未必还真把
咱叫成老鳖不成？

老别喜欢说咱，凡碰到我字，
统统说成咱。司机小崔曾问过老
别，你咋老说咱呢？老别说，咱也
知道咱说话的毛病，该说我了说
咱，可咱就是改不了，说我，和人就
有距离，哪有说咱来得顺溜，来得
舒坦。

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不知不
觉，乡政府的人把我都改成说咱
了。

老别在西坡乡当了 4 年书记，
常有出人意料之举。比如，西坡乡
南边有片戈壁滩，一万多亩，寸草
不长。老别到任后，让村主任老钟
领人在戈壁滩上刨坑，约一尺半见
方，二尺多深。老钟问老别，老别，
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埋你吧，小了

点，当碗吧，大了些。老别神秘一
笑，说，别问那么多，给咱挖就是
了。一抹眼间，戈壁滩变绿了，西
瓜苗摇头摆尾，瓜蛋子铺了一地。
当地农民说，这老鳖，门道还怪多
呢。再比如，西坡乡北边紧临黄
河，滩地上沙子 2米厚。老别在沙
滩上来回趟，趟足趟够，爬上 200
米高的崖壁，出溜一声滑了下去，
把司机小崔吓得心惊肉跳，连忙把
他扶了起来。老别抹去脸上的沙
子，呵呵一阵傻笑，说，咱在这儿建
个滑沙场！

进入 7 月没几天，老别竟把司
机小崔给开了。这就让人糊涂了，
让人看不懂了。小崔的父亲和老
别是战友，一个锅里耍了 8 年稀
稠。那次实弹投掷，老别拉开手榴
弹拉环，却忘了投出去。小崔的父
亲一个饿虎扑食，把老别压到身
下。可以这么说，没有小崔的父
亲，地球上早就没老别这个人了。

老别一上任就把小崔弄到身
边，给他开车。小崔这孩子透精透
能的，哪里不知道老别的良苦用
心，是让跟他几年，学点真本事，然
后放单飞，修成正果。

小崔被开那天，老别说，小崔，
从明天起，你给咱在办公室待着，打
水，扫地，抹桌子，车你不要开了。
小崔当时就傻了，问老别，老别，咱
咋了？咋不让咱开车了？老别说，
你自己想去，等你想明白了再说。

小崔就使劲想，想了一天两
夜，把近段出车情况滤了一遍，也
没想出个所以然。车没蹭着碰着，
蚂蚱也没轧死一只。那天从王村
回来，老别特意让绕到村间土路回
乡里，说是近来天旱，要察看一下
苗情。路上碰到一辆农用三轮车，
拉了一车西瓜，大约是要到县城去
卖。为了给轿车让路，三轮车侧滑
到路边，掉下来三个西瓜，一个碎
了，两个裂口。老别一直没吭，脸
色不太好看。小崔连忙跳下车，二
话不说把烂瓜买了下来。

一定是为这事。小崔去找老
别，说老别，咱知道了，那天咱把车
开得太靠中间，占了三轮车的道。
可咱把烂瓜买下了呀，瓜农没受损
失呀，你咋不依不饶呢？老别还是
没放脸，说，你要这样想，你还给咱
打水扫地抹桌去！小崔很感委屈，
说，老别，就是杀头，你也得给我个
理由，咱到底哪里错了？老别在小
崔头上凿了一个栗子，说，你呀，让
咱说啥好呢？不错，你是买下了三
个烂瓜，可咱明明看见了拉瓜车，为
啥不能把车子开到路边去？小崔
说，右边不是有个坑嘛，咱不是怕颠
着你嘛。老别说，这就是问题的关
键了，你心里装着谁？没装着谁？

小崔犹如醍醐灌顶，啪地来个
立正，说，咱明白了老别。小崔那
个别字用了平声，老别狠狠剜了他
一眼。

郑州地理

石榴院是一个自然村，位于东青龙山北
麓的一个山坳中，隶属于巩义市大峪沟镇钟
岭行政村。它包括卢家 、西头、路口三个
村民组；南面是民权村，西面是薛庄村，西北
面是黑龙潭村。石榴院的得名，有两种传
说。一种说法：它位于钟岭到民权的大路
旁，是个中间站，过去路过这里的人，总见到
村口一家住户的院子里有几棵大石榴树，就
称此地为石榴院，流传至今。另一种说法：
过去村中卢家门外有好多白石榴树，南面山上
的梅花鹿常来吃石榴，故名。“路口”实为“鹿
口”之讹。但得名始于何时，无法考证。

石榴院是革命老区，当年是抗日第五区
政府驻地。新中国成立初期石榴院是石榴
院乡政府所在地，辖雷沟、薛庄等村，属二
区；而钟岭属黑龙潭乡，是五区。1961 年大
峪沟公社的 7 个大队划归上街区时，这两个
自然村才合并到了一起，统称钟岭村。

1944 年 9 月，皮定均、徐子荣带领豫西
抗日先遣支队进驻巩县，12 月在石榴院成
立了抗日第五区政府，区长戚廷生，区干队
长杨奉朝。当地群众踊跃参军参战，站岗
放哨，筹粮送物，配合、支持八路军出击孝
义、站街、汜水、琉璃庙沟的日伪军，这儿成
了对日斗争的前沿。1945 年 1 月 30 日晚，
站街日伪军和大新乡自卫队 300 多人，乘
区干队外出执行任务之隙，分三路包围偷
袭石榴院区政府驻地和旺水泉八路军粮
库，掳走抗日军民 52 人，抢走小麦近千
斤。三天后，九名区干队战士酷刑受尽，英
勇不屈，被日军练刺刀杀害于鳌岭南张家
大坟，干部赵万川后被杀害于孝义（据说是
被狼狗咬死），其余人员被乡亲陆续领回或
逃脱。这就是震惊一时的石榴院事件。
1945 年 9 月，日本投降后皮部南下，国民党
保安队大肆捕杀迫害抗日干部、八路军家
属和无辜群众，本村区干队员卢治业、马富
贵等被捕，狄坡农民张喜、宋五进路过钟岭
时被枪杀……新中国成立后，巩县人民政
府命名石榴院为革命烈士纪念地。

文史杂谈

地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
是记载一地天文地理、政治经济、
人物风土等诸方面的综录。

据专家考证，我国最早的地方
志是由袁康、吴平等人撰写的。他
们根据战国后期的著作，于东汉建
武二十八年(公元 52 年) 增刪编辑
成《越绝书》。地方志盛行于南宋，
到元明两代逐渐趋于完善，清代为
极盛时期。清代康熙、雍正、乾隆

曾通令全国各郡县每隔 60年必须
重修地方志一次。

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地方志
《元和郡县图志》，是唐宪宗元和年
间所编，由当时宰相李吉甫担任总
编。该书距今已有 1100 多年。这
套地方志图文并茂，多处应用统计
数字，地理性较强，在古籍中很有
特色。但到南宋屡经战乱，此书已
是志缺图亡，不复完整。在地方志

中，宋代印书质量较高，数量较多，
保存下来的也较完整。其中有代
表性的如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范
成大的《吴郡志》、周淙的《临安
志》、沈作宾的《会稽志》等。

地方志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
产之一，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
的。地方志不仅为历史研究提供
了大量资料，而且对今天编纂地方
志也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新书架

田 健

这个叫埃莉诺·卡顿的新
西兰作家实在是个新人，百度
百科上还没有资料可查。但
是，这个女孩却因一部处女作

《彩排》而一举成名。获得众
多文学奖项，2009年还被英国
媒体誉为“年度小说黄金女
孩”。

《彩排》确实是一部含金
量非常高的小说，“黄金女孩”
讲述了一群女孩的成长故事。

高中生维多利亚与男老
师萨拉丁的情色事件曝光后，
整个学校里那些正值青春期
的女孩子们都开始意识到，自
己的身体是一个秘密——一
个黑暗的、让她们惊恐万分而
又充满未知的秘密。蠢蠢欲
动的渴望，和随之而来的落
寞、兴奋、掩饰、爆发。成长突

如其来，她们终于明白，青春
就是一场关于人生的彩排。
从电影、电视周围的一切中学
到关于爱情和人生的事儿，学
到了公式然后就运用它，这就
是她们处理事情的方式，她们
的全部生活。

于是，教室成了她们的排
练舞台，在那里她们练习如何
吸引与操纵他人，她们的一举
一动都成了表演。校方决定以
这场师生恋为蓝本排演一出年
终大戏，现实与舞台不可避免
地彼此交错，直到公演的那一
天……

关于青春，关于性，从来
没有这样一部小说，从不同人
的角度做了如此详尽的探讨，
如此发人深省。埃莉诺·卡顿
的成就也就充分体现在这里。

绿城杂俎

夏 吟

民歌是劳动人民为抒发自己的思想情
感而创作出来的诗歌。它是口头创作，口口
相传，大多不知作者是谁，在流传过程中，人
们长期不断加工、修改，使之臻于完美。

我国古代的民歌曾经历两个兴旺发达
时期，一是以《诗经》为代表的周前时期；二
是以《乐府》为代表的汉魏六朝时期。乐府
诗和诗经都是由文人到民间搜集、整理，经
文学加工而成的。

乐府，原本是汉武帝时开始建立的音乐
机关，它的任务是搜集民歌，制作乐谱和组
织训练弹唱人员。后人以乐府所采集的民
歌名之为乐府诗。宋代人郭茂倩所编的《乐
府诗集》，是收录乐府诗最完备的书，它分为

《鼓吹曲》、《相和曲》、《杂曲》、《清商曲》、《横
吹曲》和《杂歌谣辞》六类。《相和曲》和《杂
曲》是其中的精华所在。《乐府诗集》的主要
部分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歌谣，现
实性很强，为文学珍品。汉乐府民歌比之汉
朝文人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上都高明得
多。乐府诗对唐代诗歌发展影响很大，白居
易称他的诗为“新乐府”，可见其一斑。南朝
民歌大部分存在《乐府诗集·清商曲》中，其
主要是吴声和西曲两类。吴声民歌在以建
业（今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流传；西曲民
歌则流传于以荆州为中心的湖北、湖南等
地。现存的南方民歌大多为情歌，一般都写
得感情真挚细腻，娓娓动人。

因北方长期处于异族统治，社会经济、
风俗习惯、自然环境等方面与南方不同，北
方民歌的风格与南方民歌也迥然相异。《敕
勒歌》是北方民歌的名篇，长篇叙事诗《木兰
诗》更是一篇杰作。木兰的英雄性格和优秀
品质，正是中华民族固有精神的集中表现。

渔港一角（油画） 王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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